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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即将举行新式核试验 ” “平壤有

可能发射远程导弹”“朝鲜前领导人金正

日曾遭遇暗杀”“朝鲜接连向韩国派出无人

机”……近日，与平壤有关的爆料接二连三，

半岛局势再次引发关注。《环球时报》记者连

日来在中朝边境的丹东、平安北道和慈江道

进行采访，以了解朝鲜境内最新动态。

今年的

3

月

15

日， 平壤突然举行了以

“领袖遭遇暗杀”为背景的演习。两名不同渠

道的消息人士先后向《环球时报》记者证实：

“这次演习是以领袖金正恩遇袭为背景进行

的，朝鲜安全保卫部、人民军、中央机关和部

门首长均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的目的既要

防止‘敌对势力’和‘异常人士’对朝鲜领袖

下手，又要保证一旦此事发生，怎么保证‘白

头山血统’的继续。”这位消息人士表示：“类

似的演习还是第一次举行。 不过，世界各国

都有怎么保护国家元首的演习，其中重要的

内容就是预防暗杀，所以朝鲜搞这种演习应

该也不算稀奇。 ”

4

月

3

日，朝鲜中央通讯社

通过设在日本东京的“朝鲜通讯”正式声明，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胞妹的汉字名为 “金与

正”。 日本时事通讯社称，根据朝鲜传统，要

避讳名字中出现和自己父亲名字中相同的

字，但朝鲜历代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金正

恩的名字相互重合一字，均是为了强调对朝

鲜“白头山血统”的继承，“金与正”名字和金

正恩重合一字， 也被认为意在强调血统继

承。

无独有偶。

4

月

4

日，韩国、日本和美国

多家媒体引述英国 《每日电讯报》

2

日的报

道称，自

1994

年起，朝鲜前国防委员长金正

日曾遭遇两次暗杀和两次谋反事件。 《每日

电讯报》的消息来自一个自称为“

Mr.K

”的朝

鲜情报机构出身的脱北者。 据称，一次暗杀

事件为某人携带自动武器试图接近金正日，

但在开枪之前被抓

;

另一次是

20

吨重的大

型卡车突然冲向金正日的车队，但金正日当

时坐在另一辆车上。

K

先生还透露了“包括

在苏联受过教育的军人在内的部分朝鲜军

人试图发动军事政变”一事，部分军人为了

引起俄罗斯介入，策划了炮击位于清津的俄

罗斯领事馆方案。驻扎在朝鲜东北部的一支

部队也曾策划向平壤主要地点发射导弹。但

两次事件都在事前遭到揭发。

《每日电讯报》 的文章承认，“很难直接

确认

K

先生的说法是否属实”，“但有当时

情况的证据”。 所谓“伏龙芝事件”就是其中

之一， 即

1994

年在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

学习过的朝鲜军官一律被关进监狱的事件。

一位自称“目睹卡车撞领袖现场”的消

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不知道其

他事件的真假， 但卡车撞领袖事件确实有，

因为我当时就住在不远处。金正日每次出门

时，警卫机构都会让

6

辆同款的奔驰防弹轿

车从

3

个大门驶出，每个大门出两辆。 驶到

门外的公路上时，

6

辆奔驰车会合前进，外

人无从知晓金正日究竟坐的是哪辆车。车队

行进期间，公路是封道的，但隔着绿化带的

辅路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 因此，当一辆大

卡车冲过绿化带撞向车队第二辆车时，警卫

人员猝不及防。”这位消息人士坦言，他也不

知道事件的结果， 只是推测称：“肯定有内

应，不然不会专挑特定的某辆轿车撞击。 ”

此次事件后，朝鲜国家领导人强化了安

保措施。 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

K

先生的

说法称，“即使对朝鲜最高级别的官员，监视

也非常严格，且每周都把相关的监视内容汇

报给最高领导人。 ”《环球时报》的消息人士

无法证实上述说法，不过金正日对安保的重

视确实非同小可，比如说他某次访华专列抵

达之前，要求朝鲜安保人员与中国武警及防

爆、反恐人员把专列行将通过的中朝边界友

谊桥的“每根枕木”都要摸一遍。

“外来威胁始终未能解除， 这是朝鲜最

高领导人不断向外界展现超强硬与加强自

己安保的原因之一。 ”一名与朝鲜政府关系

密切的丹东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朝

鲜近来接连发射火箭弹，即将发射远程导弹

和可能进行连续核爆炸，甚至连朝鲜驻联合

国大使都威胁说‘等着瞧朝鲜的新核试验’。

这一系列举措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因为朝

鲜之前反复呼吁美国和韩国政府取消以进

攻平壤为背景的韩美军演，但始终没有得到

积极回应。 朝鲜政权认为，这只能证明美国

与韩国一心要消除朝鲜政权。 ”这位丹东人

士举例说， 日本防卫大臣下令拦截朝鲜导

弹，开放武器禁运原则，而韩国陆军

4

月

1

日起扩大改编，正式设立“导弹司令部”，并

将导弹射程扩展到朝鲜全境，这是威胁朝鲜

的“实质性动作”。 美国时间

4

月

7

日，美日

韩三国还将举行局长级会议， 商讨朝鲜对

策。

朝鲜加强安保与对外强硬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防止内部“异常分子”的“折腾”。消

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金正恩成为

朝鲜最高领袖后， 不断加强对内部的管控。

这种管控力度从平壤到中朝边境都能感受

得到。”较之今年元旦前后，中朝边界的防守

力量进一步强化： 从老河口往北约

50

公里

的鸭绿江河道朝鲜一侧，原来观察哨和暗卡

只设在“敏感”地段，但现在即便在江阔水深

的江段岸边也能看到或明或暗的武装哨兵。

在朝鲜清水工业区，原来供中朝两国货车下

货轮后通行的码头边也挖了一个暗哨，而一

些“用于心理威慑的假碉堡更是遍及鸭绿江

全段。 ”据了解朝鲜边防力量的消息人士坦

言，“朝鲜这些主要阻止本国人外逃的边防

力量增加了至少

3

成”。此外，由于边防加强

和张成泽事件的余波，过去一些“经常过江

做生意”的朝鲜国家安全人员从今年元旦到

现在基本没有出现过，沿江所有的朝鲜小船

全部“用长锁锁起来统一管理”。

（环球时报赴丹东特派记者 邱永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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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远

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

学的是蒙语专业。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3

年后

他被派往一个偏远的国家大使馆工作， 在外

交生涯中，碰到了震撼中国大地的“

9

·

13

”事

件，并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本文由王

中远回忆其埋葬林彪父子的经过。

1971

年

9

月

14

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

8

时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

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 称蒙古副外长额尔

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 说有一架中方

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

9

人死亡。

8

时

30

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

敦比列格通知称，

13

日凌晨

2

时左右，在蒙古

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

10

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机上

乘员

9

人已全部遇难， 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

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 希望中方作出正

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

现场 全部烧黑

使馆是在

9

月

14

日下午

6

时才收到国

内的指示电报， 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

场处理。 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

字未提。 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

沈庆沂和我一行

4

人前去现场。 关于失事飞

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

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

有火葬的习惯， 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

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

蒙方译员告诉我， 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

盆地。 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

800

多米，

宽约

300

多米草地，全部烧黑了。 四处散落着

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物摊在那里，尸体蒙

方没动，人基本上是断胳膊断腿。 林彪的脑袋

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

衣服都烧没了，基本上是裸体的，手脚冲天、

趴着、仰着的都有。 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

们揭开了进行拍照。

9

个人里面

8

个男的、

1

个女的，是叶群。 现场北端开始有飞机机翼在

地上划了一道沟，很深。 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

是飞机的机翼擦地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

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 如果是飞机肚子

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

失去平衡，机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起

来了，往前

200

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

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实际上是两大摊，机

身爆炸一摊，机尾部分一摊。

后事 在蒙土葬

当天看完现场之后， 就回酒店， 连夜谈

判。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我和沈做翻译，写记

录。 蒙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斗争的焦点是

我们不承认是军用飞机，不承认侵入。 蒙方的

理由是：人是军人，有枪支，是军用飞机。 当天

夜里谈判没有结果，没有谈完。 第二天一早又

去现场，重新看，重新拍照，又谈了关于选址

埋葬的问题。 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

我们在山坡上朝东方向，选了一个地方，连夜

挖掘，长

15

米，宽

3

米的一个大坑。 现场尸体

旁都放着棺材，白碴的，薄薄的，非常简单。 我

们现场重新检查后，将尸体装殓，都僵硬了，

没办法，只能把手腿再掰过来，装进去。 都是

蒙古兵干的。我们在现场谈判。按我们编的顺

序，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我们按编号编出来，

林彪是

5

号， 一个完整的大坑，

9

个人并排放

进去，用红布黑布盖上。 完了之后，我们四人

象征性地一人铲了一锹土， 蒙方士兵堆了个

坟头，还是我建议搞个标志，把飞机残骸螺旋

桨进气口环架过去，放在坟上，蒙方士兵用汽

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

坟顶， 一眼望去不锈钢品的环和中间尖的分

流锥也是满像样的。 然后找了个木头牌子写

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的。 当时我们几个

还默哀了一下，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国同胞，

9

个人，遇难者。 这个仪式搞完的时候是

16

日

中午，然后回酒店。

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把尸体都运回来。

当时国内没有明确， 要是运回来确实也很麻

烦，我们不知道飞机里是些什么人物。 国内也

曾要求过火化回收骨灰带回， 但蒙方没有火

葬，只好就地掩埋。 起先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

体检查，其中有一个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

了，我看着他底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

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

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 编号

0002

， 没有贴照

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

24

岁，干部。

我知道林彪的事件很晚。 当时双方谈判

很紧张，回到乌兰巴托后，开始准备国庆了，

因为许大使刚到，每年国庆的酒会也很忙。

9

月

29

日下午

5

时，蒙方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

消息，还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军用飞

机”“侵入领空”。

9

月

30

日，在使馆国庆招待

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

问我：“林彪还活着吗？ ” 我按照国内指示答

复：“一切照旧。 ”这说明蒙方已从国际各方面

的传闻中似已猜想到失事飞机的死者里有林

彪。

（据《各界》 王中远 文）

王中远：我亲手掩埋了林彪父子

右起王秉璋、林立果、李作鹏、林彪、黄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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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谈判没有结果，没有谈完。 第二天一早又

去现场，重新看，重新拍照，又谈了关于选址

埋葬的问题。 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

我们在山坡上朝东方向，选了一个地方，连夜

挖掘，长

15

米，宽

3

米的一个大坑。 现场尸体

旁都放着棺材，白碴的，薄薄的，非常简单。 我

们现场重新检查后，将尸体装殓，都僵硬了，

没办法，只能把手腿再掰过来，装进去。 都是

蒙古兵干的。我们在现场谈判。按我们编的顺

序，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我们按编号编出来，

林彪是

5

号， 一个完整的大坑，

9

个人并排放

进去，用红布黑布盖上。 完了之后，我们四人

象征性地一人铲了一锹土， 蒙方士兵堆了个

坟头，还是我建议搞个标志，把飞机残骸螺旋

桨进气口环架过去，放在坟上，蒙方士兵用汽

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

坟顶， 一眼望去不锈钢品的环和中间尖的分

流锥也是满像样的。 然后找了个木头牌子写

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的。 当时我们几个

还默哀了一下，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国同胞，

9

个人，遇难者。 这个仪式搞完的时候是

16

日

中午，然后回酒店。

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把尸体都运回来。

当时国内没有明确， 要是运回来确实也很麻

烦，我们不知道飞机里是些什么人物。 国内也

曾要求过火化回收骨灰带回， 但蒙方没有火

葬，只好就地掩埋。 起先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

体检查，其中有一个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

了，我看着他底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

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

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 编号

0002

， 没有贴照

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

24

岁，干部。

我知道林彪的事件很晚。 当时双方谈判

很紧张，回到乌兰巴托后，开始准备国庆了，

因为许大使刚到，每年国庆的酒会也很忙。

9

月

29

日下午

5

时，蒙方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

消息，还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军用飞

机”“侵入领空”。

9

月

30

日，在使馆国庆招待

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

问我：“林彪还活着吗？ ” 我按照国内指示答

复：“一切照旧。 ”这说明蒙方已从国际各方面

的传闻中似已猜想到失事飞机的死者里有林

彪。

（据《各界》 王中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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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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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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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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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

问我：“林彪还活着吗？ ” 我按照国内指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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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曾遭遇

两次暗杀和两次谋反？

金正日

(1942.2.6－2011.12.17)

，朝鲜前领导人（资料图）


